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聪明的狼



喀伦坡是新墨西哥州北部的一个广袤的牧区，那里有肥沃的草地，遍地的牛羊。

一望无垠的平原上蜿蜒流淌着几条宝贵的河流，这些河流最后汇入了喀伦坡河，因而这个平原被称作“喀伦坡平原”。

然而统治这个牧区的不是人类，而是一只老灰狼。



新墨西哥州人称它为“老洛玻”或“老国王”，它是灰色狼群里一个卓越的首领，称霸喀伦坡山谷数年。

所有的牧羊人都久闻其大名，它跟它忠实的狼群出现在哪里，那里的家畜就会无比恐惧，而愤怒与绝望也会笼罩着家畜的主人们。

老洛玻是狼群中的佼佼者，不仅长得高大，还非常诡诈。它的声音在夜里很特别，很容易跟它的伙伴们区别开。

一只普通的狼嚎叫半个晚上，也不会引起露营牧人的注意，但当“老国王”那低沉的咆哮传来，放哨人就会忐忑不安，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怎样的侵害！



老洛玻的狼群数量很少，这让我很费解。

一只狼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力的时候，通常会吸引许多跟随者。或许洛玻只想要这么多；或许它凶猛的脾气，影响了狼群的壮大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在后来的统治时期，它依然只有几名随从。

不过，每一只都很有名望。它们的身材远远大于普通的狼。其中一只特别高大；还有一只是名副其实的“领袖”，十分勇猛，但都远远不及它们的国王——老洛玻。

除了这两只领头的以外，还有两只引人注目的狼。

一只是美丽的白狼，新墨西哥州人叫它布兰卡，人们觉得它是只母狼，可能是洛玻的伴侣；另一只跑得非常快的黄狼，据说好几次为狼群捕获了羚羊！

这些狼在牧羊人中是很有名的。

它们经常出没于人们的视野，也经常被谈论。

它们的存在，威胁着牧羊人的生活，谁都巴不得杀了它们。

在喀伦坡，谁都乐意用许多头牛的代价，来换取老洛玻狼群里任何一只狼的脑袋。这些狼好像有生命的魔法，没有任何一种方式能解决掉它们。

相反，它们还藐视所有的狩猎者，嘲笑所有的毒药，这样的情况持续了至少五年。它们从喀伦坡的大农场主那儿肆无忌惮地索取自己的贡物。

人们都说，它们疯狂到了每天咬死一头牛的程度。

照这样推算，狼群已经掠夺了两千多头最好的牲畜。众人皆知，在每次的袭击中，它们总挑最好的下手。





传统的“饥不择食”，对这群狼来说是不适用的。实际上，这些“强盗”总是温饱无忧，它们对吃的东西很讲究，根本不碰任何老弱病残或变质的食物，甚至不碰农场主宰杀的牲畜。它们挑选的日常食物，是刚刚杀死的一岁小母牛的最嫩的部分。

它们也是瞧不上老公牛和老母牛的，偶尔逮住一只牛犊或小雄马，但一看就知道，那些肉不是它们最喜欢的食物。

它们也知道羊肉不是自己喜欢的，但经常以杀羊为乐。十一月的一个夜晚，布兰卡和那只黄狼咬死了二百五十只羊，却一口羊肉都没吃，显然是为了好玩才那么做的！

小百科

牛，草食性，体型粗壮，部分公牛头部长有一对角。牛具有多种用途：肉和乳可供食用，牛皮可做工业原料及衣料，牛角可做药材及工艺品等。





羊，有毛的四腿反刍动物，生活在大草原上。它的全身都是宝，如羊乳、羊奶酪、羊毛、绵羊油和羊肉。羊忍受艰苦的能力强：当夏秋牧草茂盛，营养丰富时，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增膘，积蓄大量脂肪，而在冬春枯草季节营养缺乏时，再重新化成醣朊，供机体维持和繁殖生产之用，因此它对饥饿的忍受能力较强。羊性情温顺，胆小懦弱，受到突然的惊吓容易发生“炸群”而四处乱跑、乱挤。

狼不挑剔猎物，一般猎食中到大型的有蹄类动物。当猎物不足时，会猎食中小型猎物如土拨鼠、河狸、野兔、獾、狐狸、貂、鼠类及其他啮齿目动物。换毛期和冬季时，它们吃水鸟和蛋，这是需要将这些食物转变成自身脂肪的时期。当食物不足时，它们还会吃蜥蜴、蛇、蛙类，但很少吃蟾蜍，此外也吃大型昆虫。





如果食物非常稀缺，狼也会吃腐肉。另外，它还会食用铃兰、蓝莓、越橘等，也会食用其他包括茄科植物、苹果、梨。夏季，它们会出现在瓜田觅食。狼可以很长时间不进食，两周没吃食物不会明显减弱它的体力。



关于恶狼的罪行有很多，简直数不胜数。人们为消灭它们绞尽脑汁，但它们仍然逍遥自在地活着，全然不在乎它们的“冤家”付出了怎样的努力。

老洛玻的脑袋被重金悬赏，可不容易被察觉到的剧毒，对它毫无作用。它敏锐的嗅觉与智慧，真是让人伤透脑筋。

洛玻只害怕一种东西——枪，它从不攻击或面对人，它非常清楚，这里的人们都随身带着枪。的确，它的狼群有一套避难的规矩：白天，只要发现有人，不管离人有多远，看见就逃。老洛玻狼群里还有条惯例，就是只吃自己咬死的食物，这条惯例拯救了它们很多次。它们敏锐的嗅觉，能分辨人手的污染，或毒药本身的气味，这种本能也让它们幸免遇难。



有一次，一个牧人听见老洛玻的叫声，这是很熟悉的战斗口号。他悄悄地靠近，发现在喀伦坡的山谷方向，狼群正在围攻一小群牛。

在离这里不远的小山丘上，洛玻则坐阵观敌。

它们看中一头小母牛，布兰卡跟其他的狼正在试图逮住它。但这些牛，头朝外，紧紧地围成一圈，用尖尖的牛角对着敌人。如果不是有些牛惧怕狼，想撤退到牛群中间，这个“牛角阵”是很难被打破的。



这些狼只能从缝隙中伤害它们选中的小牛，但这种伤害毫无致命性。

终于，洛玻对同伴们失去了耐心，它奔下小山，一边恶狠狠地吼叫着，一边朝着牛群冲过去。这原本就恐慌的“牛角阵”，被洛玻的猛攻打破了。它在牛群里横冲直撞，牛群像被扔进了一颗炸弹般分散开来。

所有的牛四散逃命，小母牛还没跑出多远，就被洛玻扑倒在地。



洛玻咬住它的脖子，用尽全身的力气往后一拉，劲头太猛了，小母牛被摔得四脚朝天。洛玻也翻了个跟头，但很快站稳了。同伴们赶来了，几秒钟就咬死了小母牛。

洛玻在摔了小母牛后，没采取任何行动，仿佛在埋怨，“你们办事真是不利索，非得浪费这么多时间，让我亲自出马！”

这时，那个牧马人骑马赶来，大声呼喊，狼群像平时一样撤退了。他知道它们会回来吃自己咬死的猎物。他赶紧拿出一瓶番木鳖碱，在母牛尸体的三个地方下毒，然后离开。



第二天早上，那个牧人回来查看，期望自己能看到中毒的狼群。然而结果很令他失望，尽管发现狼吃了小母牛，但它们把有药的地方很小心地剥离出去了。

多么聪明的狼啊！对洛玻的恐惧，在农场主中一年、一年地蔓延，悬赏它脑袋的价格，也一年比一年高。

直到最后，它脑袋的价格竟提高到了一千美金。这真是一笔前所未有的捕狼赏金，就是悬赏捉人，有好多还不及这个数目呢！

有一天，一个名叫坦纳瑞的德克萨斯牧人，对这笔赏金动了心，骑着马，奔到喀伦坡的溪谷里来了。

他有一套专门的捕狼装备——最好的枪、最快的马，还有一群大狼狗。



他曾经带着这群大狼狗，在西弗吉尼亚辽阔的平原上，捕杀过许多狼。

现在他深信，要不了几天，老洛玻就会成为自己的囊中之物。

狼 小百科

身世背景：哺乳纲，犬科，为现生犬科动物中体型最大的物种。

身体特征：狼外形和狼狗相似，但吻略尖长，口稍宽阔，耳竖立不曲。尾挺直状下垂，毛色棕灰。常见灰、黄两色，还有黑、红、白等色，个别还有紫、蓝等色，胸腹毛色较浅。腿细长强壮，善跑。

生活习性：狼既耐热，又不畏严寒。夜间活动。嗅觉敏锐，听觉良好。性残忍而机警，极善奔跑，常采用穷追方式获得猎物。

分布地区：主要分布于亚洲、欧洲、北美和中东（主要是北半球的温带区域）。其中包括而不限于森林、沙漠、山地、寒带草原、西伯利亚针叶林、草地。

狩猎方式：通常群体行动，捕食牛、羊等家畜。

挚爱食物：杂食性，主要以鹿类、羚羊、兔等为食，有时也吃昆虫、野果或偷食猪、羊等。

敌人：狼属于典型的食物链上层掠食者。只有人类和老虎对它们构成实质威胁。

被猎人跟踪已久的狼，要怎样穿过迷宫，回到安全地带呢？





一个夏日的黎明，他们雄赳赳气昂昂地踏上了猎狼的征途。

一会儿，灵敏的猎狗就兴高采烈地回来，向主人报告说，发现了狼的踪迹。果然，走了不到两英里，灰色的狼群跳进了视野，紧张激烈的追逐开始了。

猎狗的使命是把狼群逼到走投无路的境地，直到猎人赶来射杀它们。这在德克萨斯州的广阔平原很容易做到，但这里是喀伦坡，对猎狗来说，什么都是陌生的。

洛玻选的地形对自己是多么有利。

喀伦坡这里遍布岩石，许多支流互相交叉，把草原割得四分五裂。

这只老狼很熟悉地形，能立刻穿越支流，摆脱猎人的追逐。

它的狼群先分散开，猎狗为了追逐也分散开；当在很远的地方，狼们又汇合在一起，猎狗却不能聚集。

狼群就在数量上占了优势，它们就群起而攻击猎狗，咬死或拼命地伤害这些猎狗。到了晚上，坦纳瑞清点猎狗数，幸存的猎狗只有六条，其中的两条还受了重伤。

他又发起两次进攻，想俘获狼王，但都以失败告终。

在最后一次，他最好的马也摔死了。

终于，坦纳瑞放弃了让他尴尬的追逐，回德克萨斯州去了。

从此老洛玻更加猖狂！



小百科

狼通常倾向单一配偶。只要它的配偶还在，绝大多数会终生相伴。如果狼的配偶死亡，它很快会创建新配偶关系。雌狼在怀孕期间会留在狼穴，以减少与其他狼群发生冲突的机会。较年长的雌狼通常在前一胎的狼穴生产，年轻雌狼则通常选择靠近其出生地的处所。

幼狼通常在夏季出生。与母狼不同，公狼不会反刍食物给幼狼，它会从猎杀中带回食物。如果母狼在幼狼断奶期结束前死亡，狼群中其他雌狼会给幼狼哺乳。幼狼吃奶时期大约有五六个月之久，但是一个半月后也可以吃些碎肉。三四个月大的小狼就可以跟随父母一道去猎食。半年后，小狼就学会自己找食物吃了。





狼的住所分为石洞和土洞两种，石洞坚固，但没有逃生通道，也没法改造。而土洞虽不如石洞坚固，但有好多逃生通道，可以改造，还通风，所以狼的洞穴一般都是土洞。

狼的住所不是唯一的，狼只在生育的时候及幼崽一周岁之前住洞穴。到了一定时间，狼群会聚集在一起，集体活动，再过一些日子，等新一批狼崽快降生前，它们再次分开，以此类推。不过也有个别狼群自始至终都聚集在一起。



第二年，又有两个猎人不服气，决心赢得高额的赏金，他们都相信自己能杀掉赫赫有名的狼王。

第一个是用新发明的毒药的拉洛谢，他下药的方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；另一个是法裔加拿大人乔·卡隆，他不光用毒药，还弄了一些符咒和咒语，因为他坚信，老洛玻是一只真正的“老狼精”，靠普通的方法根本不能把它杀死。

但精心设计的毒药、符咒和咒语，对这个“蹂躏者”毫发无损。

它照常到处游荡，四处吃喝，并不把射猎者放在心上。

不到几个星期，拉洛谢和乔·卡隆就绝望地放弃计划，到别处射猎了。

一年春天，在尝试捕获洛玻失败之后，乔·卡隆还碰到了一件使他蒙羞的事，这件事让他觉得，狼王不单单是瞧不起它的对手，还对自己抱有绝对的自信。



乔·卡隆的牧场坐落在喀伦坡的一条小支流旁边。然而就在这个风景优美的峡谷里，距离乔的房子不到一千米的地方，老狼王跟它的老婆挑选了一个洞穴，在那里安家落户，打算在这个季节生儿育女。



整个夏天，它们都住在那里，且杀死了乔的牛羊及猎狗，嘲笑他的毒药跟捕兽夹，安然无恙地在悬崖的洞穴里休息。

乔费尽心机想把它们熏出来，或用炸药捣毁洞穴，但它们都毫发无损地走开了，跟以前一样继续它们的掠夺行为。

“那就是去年整个夏天它们住的地方。”乔边说边指着前面的悬崖绝壁，“我对洛玻无能为力，在它面前我如同一个傻瓜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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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取计划

这些故事都是从牧人们那儿听说的。

直到1893年的年末，我亲自遇到狡诈的狼王之后，终于比其他人更彻底地了解了它，也才相信那些传说都是真的。

几年前，我曾经是一个猎狼人，后来换了工作，从事写作，但生活异常枯燥，一直想换换环境。



一个朋友正好在喀伦坡做牧场老板，让我去新墨西哥，试试能不能对付这帮强盗。我痛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。

我很想认识那个狼王，就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。

我花了些时间，骑着马去了解环境，我的向导不时地指着还粘连着皮的牛骨头，气愤地说：“这都是它干的！”



我清醒地意识到，在这个地势险恶的乡村，用猎犬跟马来对付飞扬跋扈的洛玻，是枉费力气的。

毒药跟捕狼机是唯一可用的有效手段，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大的捕狼机，只能开始着手制造毒药。

我不需要讲，雇佣除掉“老狼精”的上百种设备的细节。像番木鳖碱、砒霜、氰化物或是氢氰酸的化合物的组合，全都试过；也根本没有一种肉，没有被当作诱饵使用过。但每一次，我骑马前去查看结果，发现自己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。



这个老狼王太狡猾了。

有个实例，特别能显示它令人惊奇的智慧。

有一次，我依循一个老猎人的经验，融化一些奶酪，跟刚宰掉的小母牛的肥腰子一起，放在一个瓷盘里蒸煮。为了不沾染金属的气味，我特意用骨头刀把肥腰子切成块。

等放凉了，然后注入大量的番木鳖碱和氰化物，简单地说，就是不渗透任何气味，最后再用奶酪块把洞封起来。

在整个过程中，我都戴着用母牛的鲜血泡过的手套，且尽量避免朝着诱饵喘气。

当将所有准备停当，我把它们放在一个用血泡过的生皮袋子里，骑着马拖着它们，绳子的末端拴着牛肝跟牛腰。

这样绕着走了十英里，每四分之一英里，我就抛下一块诱饵，而且极度小心，绝不用手去碰。





通常，洛玻总在每个星期的头几天，到这个地区来。其余的几天，大概是在茜拉·格郎山麓附近度过的。

就在星期一晚上，我们正要睡觉的时候，听见了狼王低沉而威严的嗥叫声。

听着这个声音，有一个伙伴立马断定：“它来啦，等着瞧吧！”

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前去查看结果，我是多么渴望知道结果啊！

不一会儿，我就来到了这些强盗留下的新脚印前。老狼在前面领着，它的脚印清晰可辨。普通的狼，前脚只有四英寸半长，大的也不过四又四分之三英寸。



可是洛玻呢？

据量了好多次的结果，从前爪到后跟，竟有五英寸半长。后来我发现，它的其他部分也很大，身高三英尺，体重达一百五十磅。它的脚印，尽管被别的狼踩模糊了，也并不难辨认。

这群狼，很快就闻到了牛肝、牛腰的味道，就好奇地沿着味道，跟了过来。我看得出，洛玻到第一块食饵这儿来过，还嗅过一阵子，末了还是把它带走了。

我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。

“我终于要逮到它了，”我大喊道，“不出一英里，我就能找到它的尸首了！”



我快马加鞭，用渴望的目光，紧盯着印在土里的又宽又大的脚印。顺着脚印，我来到了放第二块诱饵的地方，也不见它。但我确信洛玻已经死了，为它陪葬的可能还有它的几个同伙。

但拖过的痕迹上还有宽大的脚印，我站在马镫子上，向空旷的前方搜索，可是连一点像死狼的东西也没看见。我心里有点儿疑惑，可还是不死心。继续跟踪后，发现第三块诱饵也不见了。



跟着老狼的脚印，我来到了放第四块诱饵的地方。这时我才明白，它根本没吃过一块诱饵，它仅仅把诱饵衔在嘴里，然后堆在第四块诱饵上面，并在上面撒了泡尿。

它对我的“花招”表达了彻底的鄙视。发泄完了，离开了我抛着诱饵的路线，带着自己牢牢看护的狼群，忙着干坏事去了。

小百科

狼的脚掌可以轻易适应各种类型的地面，特别是雪地。它们的足趾之间有一点蹼，使它们在雪地上行动能比一般动物更为方便。

狼是趾行性动物，体重能很好地分布在积雪上。它们的前脚掌比后脚掌略大，掌上有五个趾，后脚掌没有上趾。掌上的毛和略钝的爪帮助它们抓住湿滑的地面。

狼的脚掌有特殊的血管保护，能防止冻伤，而趾间的腺体分泌会在脚印上留下气味，帮助狼记录自己的行踪，同时也提供线索让其他的狼知道自己的所在。与犬不同，狼脚掌的肉垫上没有汗腺。

狼群会策略性地猎捕猎物，与母狮群不同，它们并不那般频繁与有效地运用策略。狼群很少稳定维持两年以上，因此它们学习合作猎捕的时间比较短。一般规模愈大的狼群，每只狼可分得的食物通常愈少。整体而言，单一只狼或仅是一对配偶，比大的狼群的猎捕成功率高。





进行猎捕时，如果猎物是成群的，狼在接近猎物时会先隐蔽自己，然后试图打散群体，或设法隔离出落单的个体。如果目标猎物站着不动，狼可能会放弃它，也可能会迫使它开始跑。对于小型猎物，狼会尝试尽快抓到。对于大型猎物，追逐会拖长，以消耗猎物的体力。有时一只狼会出现在猎物前方，以吸引猎物注意，让同伴的狼从后方袭击。狼群也可能布置突袭陷阱突袭猎物。它们会驱使猎物到崎岖的冰面、悬崖边、山沟、斜坡或陡峭的河边，以增加猎捕成功率。



这只是我许多相似经历中的一个，这些经历告诉我，用毒药是永远也消灭不了这个强盗的。可是在等待捕狼机运来的时候，我还是继续在用。

这是因为，对消灭草原上的其他狼和别的有害动物来说，毒药还是一种挺可靠的东西。

大约就在这时，在我的监视下发生了一件事情，更能说明老狼魔鬼般的狡猾。

这些狼去攻击羊，仅仅是为了追求一种乐趣，尽管它们很少吃羊肉，却总是去吓跑和咬死它们。这些羊通常是一千到三千只组成一群，由一个或几个牧羊人来看管。



夜里，它们集合在很隐蔽的空地。有一个牧羊人留在羊群边上，加紧防护。羊是愚蠢的动物，它们极易被过度的玩笑所惊吓，这是种根深蒂固的本性。也许这种本性，就是它们唯一致命的弱点。

换句话说，就是它们天生有种跟随首领的本性。这个弱点被牧羊人充分利用，他们在羊群里放六只山羊，羊群觉得它们长胡子的表兄弟智力超群，总是把它们当自己的保护伞。

当某个晚上发生警报的时候，它们就紧紧聚拢在这些山羊身边。通常这样，才能使它们免于被吓散，也容易受牧人的保护。但也不总是这样。



去年十一月的一个深夜，有两个佩里克的牧人，被狼群的袭击惊醒了。他们的羊群慌乱地挤在山羊的周围。这些既不是傻瓜，也不是胆小鬼的山羊，勇敢而沉着。

天哪，它们不知道，这回带头进犯的，可不是一只普通的狼啊！山羊是羊群的“顶梁柱”，这一点儿，狼王老洛玻了解得和牧人一样清楚。

洛玻飞快地从聚集成一堆的羊背上跑过去，扑在那些领头的山羊身上，只几分钟，就把它们全都弄死了。这些不幸的羊，立刻朝四面八方逃窜。



以后的几个星期，差不多每天，都有几个牧人跑来，焦急不安地问我：“近来你见到过迷失了的羊吗？”我往往只能说看见过。

有一次是这么说的：“见了，在钻石泉那儿，见到五六只死羊。”

另一次，大概是这么回答的：“我见过一小群羊，在玛尔丕山上乱跑。”不然我就说：“没见过，不过两天以前，胡安·梅拉在塞德拉·蒙特见过二十只刚刚被咬死的羊。”

捕狼机终于运到了。

为了把它们安装好，我和另外两个人，整整干了一个星期的活儿。

我们不辞劳苦地工作着，凡是我能想到的，可能有助于确保成功的办法，我都采用了。

捕狼机布置好的第二天，我骑着马出去侦察。



走了没多久，竟然看见洛玻在每一架捕狼机边逃避时留下的脚印。从留在地上的痕迹里，我能看得出它那天晚上的全部活动经过。

它在漆黑的夜里跑来，尽管我把捕狼机隐藏得那么严密，第一架还是立刻被它发觉了。

它马上叫狼群停止前进，小心翼翼地把捕狼机四周的土扒开，直到捕狼机、链条和木桩，全部暴露出来，它们才离开完全暴露的，且纹丝未动的捕狼机，继续前进。

老狼王用同样的办法“收拾”了十二架捕狼机。

很快我又发现，在山路上，它一发觉什么可疑的形迹，就马上停住步子，闪到一边。

受它的启发，我脑海里，马上闪现出一个可以智取它的计划。我把捕狼机布置成H形。也就是说，在路的两边放上两排捕狼机；在路中间，像“H”当中的一横那样，再放上一架。



可是没过多久，我发现这个计划又失败了。洛玻沿着这条路来了，而且在发觉中间的那架捕狼机之前，就已经陷于两排平行的捕狼机中间了。

但是，它及时地停住了脚步。它为什么或是怎么了解得这么充分，我说不上来，我想准是有什么神兽大仙附在它身上了。

更令人吃惊的是，它没有向左或向右转，而是慢慢地、小心地沿着原来的脚印往后退。

它每一步都恰好踩在原来的脚印上，直到离开这个危险地区为止。

接着它回到一边，气得用后脚直扒土疙瘩和石头块儿，把捕狼机弄得全关上了。后来它在别的场合，也这样干过许多回。

我变换办法，再加倍小心，但总是瞒不过它。

它的睿智似乎从来没有出过差错。

要不是后来它那只倒霉的母狼害了它，使它这样一个无敌的英雄，因为爱人的轻率大意，而断送了性命，说不定到现在，还在干着它那掠夺的勾当呢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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狼王落网

有一两次，我发现了一些形迹，使我觉得喀伦坡狼群里，有些事情不大对头儿。我想，哪些现象不正常呢？

譬如说，从狼的脚印上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，有只较小的狼，常常跑在狼王前头，这一点儿我弄不懂。

直到后来，有个牧人解释了这个现象。

“今天我看见它们啦！”他说，“离开狼群乱跑的那只狼是布兰卡。”

噢，我恍然大悟，急忙补充说：“我看哪，布兰卡是只母狼，要是一只公狼胆敢这么做，洛玻马上就会干掉它啦。”



这个发现，让我想到一条新的计策。我宰了一头小母牛，把一两架捕狼机，比较明显地安放在死牛旁边。

然后，割下牛头，放在离死牛不远的地方，把它当作根本不会被狼注意的废料；牛头旁边，又放上六架扎实的、彻底消除过气味的钢质捕狼机，再非常小心地把它们隐藏起来。

在我操作的时候，手上、皮靴上和工具上都抹了新鲜的牛血，还在地上洒了些牛血，就好像是从牛头里淌出来的那样。



将捕狼机埋进土里以后，我又用狼皮把这块地方扫刷了一遍。再用狼脚，在埋捕狼机的地面上踩上一些脚印。在牛头跟一丛草之间，有一条窄过道。在这条过道上，我又埋伏了两架最好的捕狼机，把它们跟牛头拴在一起。

狼有个习惯，只要一闻到什么死动物的味儿，为了看个究竟，就是不吃，也要抢着走近，去瞅瞅的。

我希望这种习惯，能使喀伦坡狼群陷进我的新圈套。我并不怀疑，洛玻会发现我在牛肉上的所作所为，从而不让狼群去接近它。但我对牛头寄托了一丝希望，因为它看来活像是被当作废料一样扔在一边的。

小百科

由于狼的性格难以捉模、感官敏锐、长距离奔跑耐力极佳，并且能迅速杀害猎狗，所以猎狼非常困难。在牲畜受狼威胁的地区，到狼穴消灭春天出生的幼狼是可以削减狼数量的办法。用猎犬追捕狼时通常并用视觉猎犬、气味猎犬及猎狐犬。视觉猎犬追逐并减缓狼的移动速度，直到较强壮的猎犬到达与狼搏斗。但除了安静地隐藏等待的办法外，猎狼主要的地点对猎犬来说都过于崎岖，使得用这种方法猎狼几乎和猎美洲狮一样困难。想偷偷靠近狼几乎不可能，即使是狼睡觉的时候，其听觉依旧敏锐。

人们一度曾用番木鳖碱毒狼，但如今已不常见，因为这会导致其他动物被毒死，并且狼通常也会避开毒饵。毒狼最佳的时间是夏末秋初，当幼狼开始探险，部分会吃掉尚未学会应该避开的食物。但有被捕捉经验的狼则会教导幼狼避开。

没有人类气味长留的脚踏陷阱也有效，人们喜欢用陷阱捕捉狼，有时用气味引诱，通常是水獭、鹿肉、狼尿。但陷阱并非万灵丹，因为狼拥有极佳的视力，即便是在夜晚，狼都能察觉隐藏的陷阱的破绽。

如何绕开猎人布置的各种陷阱，顺利和其他狼汇合呢？聪明的你来走走看吧！





第二天早晨，我赶去看那些捕狼机。嗬，我乐得手舞足蹈！那里全是狼群的脚印子。原来放牛头和捕狼机的地方，现在空空如也。

我赶忙把脚印研究了一下，发现洛玻虽然不让狼群走近牛肉，可是有一只小狼，明摆着不听劝告，固执地跑去研究放在一边的牛头，就不偏不倚地踩中了一架捕狼机。

我们跟着脚印往前追。不到一英里路，就发现了这只不幸的狼，原来是布兰卡。

它还在一个劲儿地朝前奔，虽然有个五十多磅重的牛脑袋拖累着，还是把我们这一伙步行的人，落得老远。

当它跑到那些岩石边时，就被我们赶上了。因为牛角被挂住了，紧紧地把它拖住了。它穿着油亮的白色“外套”，是我见过的狼当中最美丽的。

它转过身来搏斗，用尽全身力气，发出一声震撼山谷的长嗥，向它的伙伴呼救。

远远的山地上，传来了洛玻的一声深沉的怒吼。

这是布兰卡最后一次嗥叫。

因为这时候，我们已经逼近它的身边，它也卯足了全身的劲儿，准备搏斗了。





接着，不可避免的悲剧发生了。现在想起来，比当时还要感到害怕。

我们每个人，都朝这只注定要遭殃的狼的脖子上扔了一根套索；再用马往相反的方向拼命地拉，直到它嘴里喷血，眼睛发直，四条腿也僵硬了，无力地瘫倒在地上才住手。



我们带着死狼，骑马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心中不禁狂喜，因为这是喀伦坡狼群第一次遭到致命打击。

在悲剧发生的时候，以及在后来我们骑马回去的时候，我们时常听见洛玻的嗥叫声。它正在远处的山地上徘徊，似乎是在寻找布兰卡。说实在的，它从来没有放弃过布兰卡，但它知道自己救不了它。

当它看见我们靠近布兰卡的时候，它心里有太多对枪的恐惧，这种恐惧深深地煎熬着它。一整天，我们都能听见它四处寻找的哀嚎声。最后我对一个牧人说：“现在，我可真的明白啦，它跟布兰卡的确是一对儿。”



黄昏的时候，它好像正从山谷里走来，因为它的叫声越来越近。很明显，它的声音里满含着悲伤。

它的嗥叫不再是响亮的、充满挑衅的味道，而是一种冗长的、痛苦的哀嚎，就好像在呼喊着：“布兰卡！布兰卡！”当黑夜降临的时候，我听见它就在我们追上布兰卡的地方附近。



最后，它好像发现了痕迹。当它走到我们弄死布兰卡的地方时，它那撕心裂肺的哀嚎，听起来真叫人可怜。

那股难过劲儿，我简直没法形容出来。连那些冷漠的牧人听了，也说：“从来没听见一只狼，像狼王那样地哀嚎。”

它好像已经知晓那里发生了什么，因为在母狼死去的地方，还沾染着鲜血。



洛玻沿着马的脚印跟到了农场的房子。不知道它是希望找到布兰卡，还是为了复仇。它在外面的叫声惊动了我们不幸的看门狗，在门外不到五十码的地方，它把看门狗撕得粉碎。

它来复仇了。它这次显然是独自来的，因为第二天早上，我发现只有一只狼的脚印。

洛玻仓皇失措地逃走了，这对它来说非常罕见。我预料到它会回来，在牧场的周围也安装了一些捕狼机。发现它的确踩中了一只，但由于它力气太大，挣脱了捕狼机，从而得救了。



我相信，洛玻会继续在附近找下去，至少要把布兰卡的尸首找到才会罢休。于是，我想在它离开这个地区以前，趁它处于情绪不稳、做事鲁莽的时候，全力以赴把它逮住。

这时我才意识到，弄死布兰卡是个多么大的错误，因为要是用母狼作诱饵的话，第二天晚上就可以逮住它。



我把所有能够使用的捕狼机都集中起来，一共有一百三十架结实的钢质捕狼机。把它们分成四组，安置在每一条通往山谷的路线上，每一架捕狼机都分别拴在一根木桩上，再把木桩一根根埋好。

埋的时候，小心翼翼地搬开草皮，把挖起来的泥土，一点儿不漏地全部放在毯子里，再重新铺好草皮。一切都弄妥了的时候，是看不出一丝人手动过的痕迹的。

等捕狼机隐藏好以后，我又拖着可怜的布兰卡的尸体，上各处走了一遍，还在牧场周围绕了一圈。最后，我割下它的一只爪子，在经过每一架捕狼机的路上，打上一溜脚印子。凡是知道的预防办法和计策，我全用上了，一直搞到很晚，才睡下来等待结果。

有一次，我在夜里好像听见了洛玻的声音，但我不是很确定。

第二天我骑马四处转转，可是还没转完山谷北部的路线，天就已经黑了下来。我无功而返。

吃晚饭的时候，有个牧人说：“今天早晨，山谷北面的牛群中，有激烈的吵闹声。可能那边的捕狼机逮住什么了。”

等我赶到牧人所说的那个地方去，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了。

当我走近，一只大大的、灰溜溜的东西从地上挣扎着起来，努力着要逃走，却很枉然。

我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，站在我面前的正是洛玻——喀伦坡的狼王。

此刻它被捕狼机给牢牢地“咬”住啦。可怜的老英雄，它从来没有停止过寻找自己心爱的伴侣，当它发现布兰卡的身体留下的痕迹时，就不顾一切地跟来了。

正好中了为它设计的圈套，它被四架捕狼机紧紧地夹着，完全无能为力。在洛玻四周，有好多好多的牛蹄印，可以想象牛群是怎样围在它旁边，凌辱这个没落的暴君，却又不敢跑到洛玻可以抓得着的地方去。





它在这儿躺了两天两夜，现在已经挣扎得筋疲力尽。可是，当我走近它的时候，只见它耸着毛，发怒地咆哮。它那深沉的嗥叫声，最后一次在山谷间回荡，那是一种求救的呼声，也是召集它的狼群的信号。

但是，山谷里一个回应也没有，只剩它孤零零地陷入绝境。

洛玻用尽全身的力气扭动身子，拼命地向我扑过来。

可是白费劲儿，因为每一架捕狼机都在三百磅以上，死死地拖着它。

它在四架残酷的捕狼机的控制下，每一只脚都被坚硬的大钢齿咬住了。

那些大木桩子和链条，又全缠绕在一起，它只能束手就擒。

洛玻那乳白色的大獠牙，残酷地啮咬着无情的铁链，直到今天我的枪管上还有它的牙齿印。那是当我冒险用枪管去试探它时，留在上面的。

它的眼睛里闪着绿幽幽的光，目光中充满了憎恨和愤怒，牙齿咬得咯咯作响。

洛玻枉费气力地冲向我和我那匹吓得发抖的马。但是，饥饿、挣扎和血液的流失，让它疲惫不堪，不一会儿，它就精疲力尽地栽倒在地上了。





那么多的生命曾毁在它的手里，但当我准备给予它报应的时候，却产生了一种受到良心责备似的感觉。

“好一个无法无天的老东西，干过无数非法勾当的英雄，用不了几分钟，你就不过是一具尸体啦。这事别无选择！”

我一说完，就挥起套索，“嗖”的一声朝它的脑袋扔了过去。

洛玻不等套索落在脖子上，就咬住了它，一通疯狂的撕咬后，又粗又硬的绳索瞬间被咬成了两段，掉在它的脚跟前。

除了我的动作不够快速外，也因为它还没有完全被制服。



当然，万不得已时，我最后还可以用枪，但是，我不想损坏它那张高贵的皮毛。我骑马奔回牧场，找来一个牧人和一根新套索。我们先把一根木棍朝这只遭殃的狼扔去，让它咬住，在它没来得及吐掉的时候，我们的套索就呼啸着飞了过去，紧紧地套在它的脖子上了。



在亮光还没从它凶猛的眼睛里消失前，我赶忙喊：“等等，咱们先别弄死它，把它活捉到牧场去。”

现在它完全没了力气，我们很容易地往它嘴里插了一根结实的棍子，塞在它的獠牙后边，然后用粗绳绑住它的嘴，再把绳子系在木棍上。

木棍拉牢了绳子，绳子又拉牢了木棍，这样一来，它就没法伤人了。

它感到自己的嘴被绑起来以后，也不再反抗了，一声不响，只是镇定地盯着我们，好像在说：“哎呀，你们到底把我给逮住啦，我才不在乎你们把我怎么样呢！”

从那时起，它便不再理睬我们了。



我们把它的脚系得牢牢的，它竟然一点儿没哼哼，也没咆哮，甚至没转动它的头。我们一起用力，才刚好把它放在我的马背上。

它的呼吸很均匀，像睡着了一样，眼睛又那么明亮与清澈，但不再看我们了。

远处巍峨起伏的群山，曾是它随意驰骋的王国，渐渐地在它的面前消失；它那闻名于世的狼群，现在也解散了。它凝视着这一切，直到马下了山坡，进了山谷，那些岩石遮住了它的视线……



我们一路走得很慢，在安全抵达农场后用颈圈和一条结实的链子把它牢固地拴住，固定在草地上，再把绳子拿开。

这时我才第一次近距离地观察它，也证实了，那些关于英雄或暴君的逼真的传说，是多么不真实。

它的脖子上，根本没有什么金项圈；它的肩膀上，也没有一个倒转的十字架，来表示它跟撒旦这个魔王结盟。

但我发现在它腰上的一侧，有一道显眼的宽疤痕。传说是朱诺锋利的牙齿留下的记号。朱诺是坦纳瑞领头的狼狗，在山谷的沙地上，它在生命快要结束的那一刻狠命地咬伤了洛玻。



我在洛玻跟前放了些肉跟水，可是它毫不理睬，只是安静地趴着，用那双透着坚定眼神且变黄了的眼睛，凝视着我身后通往山谷的入口。它的目光越过空旷的原野——那曾经属于它的原野。当我再触摸它的时候，它纹丝不动。

太阳落山了，它仍紧紧地盯着那片草原。尽管它在身陷绝境的时候呼救过一次，没狼来，它也就绝不会再呼救了。可是我怕它夜里召集团伙，还是做了些准备。



据说，一只狮子被耗尽了力气，一只鹰被剥夺了自由或一只鸽子失去伴侣时，都会因为心碎而死。谁又能断言这个冷酷的恶棍，能撑住这种打击，不为情所恸？

我只知道，第二天黎明到来的时候，它仍然平静地躺在老地方，但灵魂已经不在了——这只老狼王死了。

我从它的脖子上取下了锁链，一个牧人帮我把它抬到放置布兰卡的小棚里。当我们把它放在布兰卡的旁边，那个牧人感叹道：“你瞧！你那么想念它，现在你们又在一起了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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